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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疯狂的追梦人
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翼装侠

自由!像鸟儿一样" 因为这 $个
字!他们一次次从悬崖峭壁上跳下!

哪怕被认为是一群疯子" 翼装飞行!

世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! 而那些翼
装侠!就是世上最疯狂的追梦人!他
们的梦想! 就是像鸟儿一样在天空
自由飞翔!哪怕梦想紧挨着死亡"

翱翔天际

翼装飞行诞生于上世纪 !"年代，它是
由极限跳伞演变而来，挑战者通常身着翼
装，从山谷、高楼、悬崖等高处起跳，借助翼
装特有的翼膜构造，即在腋下和双腿间的冲
压式膨胀气囊，进行无动力飞行，最终借助
降落伞着陆。
一个人，穿着翼装，背着伞包，在世界的

各个角落自由飞翔———对于那些痴迷于翼
装飞行的人来说，这项极限运动的最大魅
力，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类对于自由
飞翔的梦想，当然，这种运动的危险性几乎
也无出其右者。
翼装飞行有多危险？有资料显示，从这

项运动诞生到现在，已有 #"$的挑战者丧
命，甚至翼装服饰的创始人，都在 %!!&年的
一次飞行中因失误而摔死。曾在伦敦奥运会
开幕式中充当“'"(”跳伞替身的马克·萨顿，
也在去年 &月的一次翼装飞行中不幸遇难，
当时他在空中突然莫名失控，最终以超过 )**

公里的时速撞上阿尔卑斯山脊，当场身亡。
用生命飞行，与死神擦肩。值得一提的

是，和其他极限运动不同，翼装飞行的世界
不通行熟能生巧的准则。美国人杰布·克里
斯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翼装侠，拥有十多年、
近千次的极限跳伞经验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
无法避免运动中的巨大风险———)*%) 年，
他曾在南非翼装飞行时严重受伤，几乎失去
了双腿。
每有一位朋友因翼装飞行而死亡，世界

翼装联盟主席伊罗就会在手臂上文一朵小
花寄托哀思，去年匈牙利选手科瓦茨在世锦
赛上试飞时意外身亡，他文上了第七朵。今
年红牛翼装飞行世锦赛再次举行时，伊罗手

臂上的文身又多了两朵———去年世锦赛的
前八名选手，今年只有 +名继续参赛，另外
两人也已为这项运动而献身。

克服恐惧

张家界天门山，海拔 %,**米的悬崖绝
壁上阴雨绵绵，起跳台上的每个选手，都在
用各自的方式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———比
起这项极限运动的危险性，选手们更大的敌
人是来自内心的恐惧。

)+名翼装侠，每人都拥有至少 -**次
低空翼装飞行的经验。身经百战也好，胆识
超凡也罢，总之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你根
本不可能出现在天门山顶俯瞰苍生。但他们
真的不怕吗？地球人都知道，翼装飞行是一
项高危的极限运动，那种冥冥之中的不可预
测，总能让肾上腺素下意识地飙升，而恐惧，
往往就会突如其来。
“有时候从登上跳台，起跳，飞行，直至

落地，你都不会感到恐惧。然而在回看某一
段视频时，甚至在晚上睡觉前回想起一段飞
行，会突然间感觉到‘后怕’。”在中国翼装侠
张树鹏看来，一旦这种情绪没处理好，会影响
到之后的飞行，“我与很多世界高水平选手
交流时，发现他们也经常被这种情绪困扰。”

如何克服紧张或者恐惧？)+个翼装侠
或许有 )+种脉搏跳动的节奏，但有一种放
松方式，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采用
的，那就是———深，呼，吸。“每一次起跳前，
我都会深呼吸 ,次。”拥有 %,**次跳伞经验
的英国老将詹姆斯·波尔说，“就像五四三二
一的倒计时，我也会不多不少，呼气吸气 ,

次，然后，我就准备好了。”
紧张？不紧张？在一览众山小的天门山

顶，是个高级问题。“其实紧张是好事，至少

会让你在大自然面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”
或许正如澳洲帅哥雷克斯所言，自己其实最
害怕的，是丧失了害怕的感觉，“过分放松就
相当于丧失判断，所以有时我也会紧一紧身
体，让双腿微微抖动，告诫自己：这次，请别
搞砸。”
“每一次站在起跳台上，我都会想：‘上

帝啊！救救我吧。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？求
求你保佑我，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跳。’”-+
岁的瑞典人赫登说，“但每次一落地，我又会
脱口而出：‘我靠，这简直太爽了，真想再来
一次！’”

我自高飞

对于那些翼装侠来说，自由飞翔之梦已
经融入血液，对于他们来说最危险的事，是
在无聊中一天天老去，所以他们拒绝无聊和
平庸。
从瑞士山腰间的一家餐厅里走出来，同

事们赶着缆车下山回家，乌里则一个人向山
顶爬去。然后纵身一跃，-*秒后，他已经出
现在自家院子里———这个会飞的意大利人，
每天下班回家的交通方式就是翼装飞行，每
次看着他从家附近的山顶上俯冲下来，邻居
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。
“在我来瑞士之前，我在家乡意大利一

家印刷厂工作，收入足够我住一套非常宽敞
的公寓，每个月还能往银行卡里存不少钱，
可我仍是辞掉了意大利的工作，选择了瑞
士。”乌里说，自己很喜欢瑞士两个季节的假
期，这样他就可以心无旁骛地玩翼装飞行
了，“虽然是在瑞士当洗碗工，但我坚信我的
选择是对的。”
“我在这儿既能打工赚钱，又能享受每

天从山上飞下来，而且每天换个角度，飞高

点儿飞低点儿都可以，没人要求我怎么飞。”
乌里觉得洗碗的活儿没有那么辛苦，而且他
工作所在的山峰是众多翼装飞行者的向往
之地，“这比待在意大利做一名普通的上班
族有意思多了。”
克里斯托夫是所有参赛选手中的“中国

通”，无论上海的金茂大厦，还是北京的中央
电视塔，都留下过他成功一跃的身影，如今
第三度参加红牛翼装飞行世锦赛，已经是他
第 !次来到中国了。克里斯托夫大多数时候
住在瑞士，在阿尔卑斯山顶的出发台上，他
会在翼装里装上两瓶红酒，以及一些牛肉，
作为自己飞行的“配重”，然后一跃而下，降
落到山脚的空地上。脱下翼装，取出酒肉，然
后美滋滋地享受一番。

除了翼装飞行，克里斯托夫还喜欢冲
浪、山地自行车、攀岩等一切极限运动，在他
看来人生最疯狂的一件事，就是找一份正式
工作：“我曾经找过工作，做过市场销售，还
当过木匠，但你知道什么是危险吗？就是你
会在无聊中一天天老去。”
记者 李元春 !本报张家界今日电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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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为翼装侠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

飞翔 李元春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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